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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柳低头望着自己的脚尖，心咚咚跳得像是要
从嗓子眼里蹦出来，她下意识地用手去摸凸着的腹
部。脑海中，像是钻进了一窝蜂般，拼命挤着、吵
着，无头无绪。春柳只觉得喉头发干，来时商量好
的话，她竟一句也记不起来了。汗水从她脸上一滴
滴滚落下来，她竟不觉得。

燕子冷眼瞧着手忙脚乱的泠麦蒿，心中直恼得
有些发痛：哼，瞧你那德行，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来
追我们春柳，真是赖蛤蟆想吃天鹅肉，凭啥，就凭你有
几个臭钱？谁不清楚你那几个臭钱是咋得来的？

方圆十几里地的人，没有不清楚泠麦蒿的“发
家史”的。泠麦蒿的祖祖辈辈一直是在滩里住着
的。他的老辈人，一个比一个好吃懒做。到了他爷
爷这辈上，家里穷得吃了上顿没下顿，一提苇子圈
的泠家，方圆十几里就没个不知道的。那年秋天，
一场大水，把他家的两间破草棚冲了个寸草不留。
无奈之下，泠家全家迁到了滩外的蒲桥镇上，住进
了一间破败的场院屋里。到了泠麦蒿这一辈上，他
家依然是穷得叮当响。与他的先人们不同的是，泠
麦蒿天生有一张能说会道的嘴，靠着这张嘴，坑蒙
拐骗他啥都干过。后来，随着改革开放的到来 ，滩
外凭借着便利的交通和信息，一部分头脑灵活而又
肯吃苦的人首先富了起来。泠麦蒿经过一番计划

之后，便也干起了小买卖，可折腾来折腾去，却总是
撑不着也饿不死。再后来，他便想出了一个拿老婆
来赚钱的主意。起初，老婆不干。“反正你也少不了
啥，他想办真事 ，我还不干呢。就当是演戏吧，我在
暗处护着你。”泠麦蒿对老婆连打带劝加吓唬，几个
回合下来，多几分姿色少几分心眼的老婆，便含泪
依了他。把平时巴结上的有用处或要账要得急的
人物一一单独请进他的家门，老婆炒菜，他陪着喝
酒。待把来客灌得醉眼朦胧时，他借故撤离，随即
便把收拾齐整的老婆逼到了“前线”。泠麦蒿藏在
暗处，时机一到，他便出其不意又恰到好处地出现
在两个人的面前。他面前的 一对男女，便会双双给
他跪下。这时，那曾逼他还账或曾打着官腔对他讲
这政策那政策这事不好办那事又违反原则的男人
们，在他的面前捣蒜样地点着头，逼账的从此不再
提钱的事，不好办的事也便变得好办。用这种方
法，他抓住了一个个贪杯又贪色的男人。后来，他
真的发起来 ，而且一发而不可收。可他的老婆，却
被他毫不犹豫地给打发了。

这样的人，还算是人吗？
燕子恨恨地想。
泠麦蒿端了茶走过来，不及放下茶具，便左一

眼右一眼地打量着两个似是自天而降的美人，待把

眼光落在春柳凸起的腹部的时候，两眼一下瞪了茶
盅那般大。他心里不由格登一下，但仍满脸堆着
笑，随手一指客厅中的那一圈或红或黑的真皮沙
发，对他俩点点头：“二位请随便坐，随便坐。”

“坐就免了，谢谢你。”燕子斜一眼比自己矮了
半个头的泠麦蒿，然后，她把脸转向春柳，拼命给她
使着眼色，示意她赶紧说话。

此时的春柳，用力咬住自己的下唇，脸憋得彤
红，那句话就在她的喉咙口上来回地滚着，却是难
以吐出来。

燕子用胳膊肘捣捣身边的春柳，催她快说。春
柳张了张小嘴，依然没有吐出半个字来。燕子急
了 ，用力在春柳的胳膊上狠捏了一下。春柳似是醒
过来，她抬起头，对着泠麦蒿，结结巴巴地说：

“我已经……有了，往后，你就别再……打那个
主意了……”

春柳说完这话，低下了头，泪水，在眼眶里转
着，她咬紧牙，不让眼泪流下来。

泠麦蒿的笑一下子僵滞在脸上，像一盘冷冻的
奶油蛋糕。

燕子把春柳拉到自己身后，抢着说：“俺们姐妹
俩这回来，是想告诉泠大总经理，往后，你不能再去
找她了。春柳已经是有主的人啦！泠总是见多识

广的人，那县城省城的漂亮女孩多的是，凭泠总的
家产，凭你头上那一顶顶的桂冠，不愁漂亮女孩追
着跑。春柳和她的对象热乎得分不开你我，他们
……已经……那个了。”

燕子把春柳未说出的话一古脑儿抛出来，在
“关键”的地方，她故意把语气拉得很重，同时观察
着泠麦蒿的表情。

泠麦蒿的一双眼睛一下瞪得溜圆，闪来闪去地
扫瞄着春柳的腰身，脸上的汗，一粒粒冒了出来。

春柳只是盯着自己的脚尖，一句话也说不出
来。此时，她真恨不得变成一只小飞虫逃开。她
恨面前这个对她穷追不舍的泠麦蒿，更恨做了大半
辈子货郎，一心钻进钱眼里的爹和软弱胆怯 、随声
附和的娘。

“这，这可是真的？！”
泠麦蒿顾不得抹去脸上的汗。
春柳一激灵，一咬牙，她不由把腰挺了起来。

抬起头，她一双眼睛眨也不眨地盯着泠麦蒿瞅向自
己腹部的那双小眼睛。

“一盆水泼在地上了，泠总！对不起，我们走了。”
趁泠麦蒿直着眼发傻，燕子拉起春柳的胳膊，

推开了客厅那扇铝合金大门，逃似地离开了泠家。
（三）

在我的家乡，以前人们住的是土房子土屋，屋墙
是土的，屋顶也是土的。“砖打碱脚坯垒墙，枣木柱子
榆木梁。苇箔秫秸麦穰土，弯弯櫰条加捌棒。”就是对
当时土房子土屋真实而生动的写照。

盖土屋，须先脱坯。脱坯，大多是在春天，春天少
雨，天旱地干坯好干。脱坯须在空场子上，春天的场
院闲着，正是脱坯晒坯的好地方。

为了好脱坯，脱好坯，脱坯前先备土，牛车拉土或人
力车推土，堆个高约1米，状如圆台的大土堆子，家乡人
管这土堆子叫泥窝。 在泥窝顶的周遭筑上小小的土沿
儿，向泥窝顶上慢慢地加水，让水向下渗，这活儿叫洇泥
窝。就近取水，或湾水或井水，一担一担，一桶一桶倒在
泥窝顶上，一开始水渗得很快，倒上一桶不见水，倒上一
桶不见水，随着不断地加水，水就渗得慢了，慢慢地泥窝
顶上就有了存水。泥窝顶上有了存水，活儿就轻快了，
半天或一天加一次水，保持泥窝顶上不断水就行。

儿时和小伙伴们在场院里玩，常被泥窝顶上这一
洼清水所吸引：鳞波荡漾的水面上，一种身子轻盈腿
脚细长的小昆虫轻飘飘飞一样的滑行。记得有这么
一回，看着看着，不知咋的泥窝出了漏子，水哗哗地往
外流。几个人都跑着给主家报信：“泥窝出漏子了！”
主家拿起铁锨急急地往场院里跑，几个人也都跟着跑

回场院，都争先恐后地指给主家出漏子的地方。主家
一边堵漏子一边问：“谁捅的？”“不是俺，不是俺。”都
说着怯生生地往后退缩。泥窝顶上的鳞波没了，小昆
虫飞了。主家担水，又是好一阵子忙活。我和小伙伴
们悄悄地走了，哼，再出了漏子不告诉你！

将泥窝洇透，坯就好脱了，因为那些干坷垃都已
吃透了水，泥巴好和了，从泥窝上劈下大泥块，撒上麦
穰，加上少量水，一和就成。

脱坯，一个人也行，要说效率高，还是几个人流水
作业，有铲泥的，有拽兜子的，有踹模子的。将泥和好
之后，铲泥的用铁锨铲起泥巴，放在兜子里。两个拽
兜子的一左一右拽起兜子，快步去坯场子，将泥巴扣
进模子里。踹模子的一手拿着泥板，一手拿着劙刀
子，照着模子里的泥巴有目的有方向地踹上几脚，模
子里的泥巴就摊开了，而且厚薄均匀。然后用泥板抿
平，用劙刀子沿着模子内框劙一遭，拉起模子两端的

绳子，将模子提起，一个坯就脱好了。挨排着将模子
放在空地上，拽兜子的又兜了泥巴来，将泥巴扣在模
子里，脱下一个坯，这样一个接一个地脱。

坯与坯之间所留空隙不大，往模子里扣泥巴，要
扣得准、扣得干净、扣得利索，不然会将一部分泥巴扣
在模子外，把前面刚脱的一个坯给砸了。这便有了歇
后语：“赖汉子脱坯，脱一个砸一个，最后落一个。”戏
说那些干事不着调，边干事边坏事，后面成果的取得
以毁坏前面成果为代价的人。

现在家乡已是没人盖土屋，没人盘土炕，没人垒
土灶台，也就没人脱坯了，但由脱坯而产生的乡土文
化还在，已融于家乡的淳风厚土。

记得工作中曾遇到一个难题，领导安排我们几个
人分头去做工作，开会时领导旁征博引，说到了脱坯
洇泥窝。——“大家都去‘洇泥窝’，‘泥窝’洇好了，

‘坯’也就好脱了。” 作者系济阳一中退休教师

在我六岁的那年，记得是夏天。几个婶子、奶奶和我娘
簇拥着一个手提黄雀笼子的算卦人，进了二老奶奶的两间
子房里。算卦人还不住地说着：“黄仙算卦比人算得灵，不
灵不要钱，一卦，二卦三毛。快来看黄仙显灵了。”我娘一般
是占先头，于是，她忙指着我说：“快给俺儿子算一卦，长大
干什么？”

说黄仙我有点好奇，就从大人缝里钻了进去看个究
竟。果不其然，算卦人放下笼子，从肩褡里抽出一摞帖子，
往地上一摊，提开笼子的小门，里面的黄雀乖乖地从里面
出来，左瞧瞧，右看看，忽然低头一叼，揪出一张帖子甩在
一旁，算卦人捡起来大喜：“好卦，好卦呀。”大伙一看，帖
真显示着一个头戴礼帽，身穿礼服，脚登大皮靴，手提大皮
包的人。这时算卦人又说了：“好小伙子，长大了当先生，
当大先生，念书要好好念，将来一定是一个了不起的先
生。”“算卦人冲着我娘说的，越说娘就越高兴，忙掏出二
毛钱给了算卦人。算卦人也越来劲了，“下一个，下一个谁
算。”接着三婶子开口了：“也给俺那二小子算一卦。”算卦
人提开笼子门，黄雀蹦蹦跳跳的窜出来，和上次一样，显她
黄仙的神威来。

那年我八岁了，才过了正月十五。我爹就叫着俺的乳
名“堰呢，我送你去上学。”一听上学，哪跟玩好呢，我说：“不
去！”爹看着老实，做起事来可认真了。气得他瞪着眼，连踹
带拽想把我弄到学校去，我怎甘心，瞅了点机会就跑到老
远。这下可把他惹烦了，拿起棍子就追赶我，我娘看见了，
当娘的哪有不疼孩子的，忙拉着俺爹说：“你好好管孩子行
不，动不动就发怒。”接着，对我高喊着：“上学好呀，上学大
了才能当先生。”一说当先生，我老实了。还是娘懂孩子心
呀。不读书，咋能当先生。

从此，我乖乖地按时到学校上课，从未迟到或早退
过。但有一点，就是不知道先生是什么人，为什么算卦人

说我长大了当先生，一说这个俺娘就高兴。真不理解呀。
直到有一年春节过后，又开学的一天。大人们都在嘀咕着
说：“哎，某某他爹，你啥时请先生呀。”接着回话就是“我到
正月二十。”有一天，放了学。看见许老师和我爹有说有笑
的进了家门。我在一旁看着，爹喊了一声“看啥，你老师还
不认得吗，快点烧水。”边烧水边寻思呀，原来老师就是先
生呀。烧开水，给老师泡上茶。这是为了请先生特意买了
一两茶，平常爹娘根本舍不得喝茶。又等了一时，俺娘说：

“快过来端上菜。”我听话的忙应和着，因为都是为了我
呀。鸡、鱼、肉及各种菜上了八大碗，看着看着，口水直从
嘴里往外流。心里想着，长大了一定当先生，吃得好，别人
看得起。

到了十来岁那年，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在
本村的小学里连拼音字母稀里糊涂地还没学会，成天举着
红旗到各村串联，写大字报，啥也不知道，光瞎胡闹。写大
字报时练的字还算不错。随着年龄的增长，年级必须长。
就这样在村里读了四年小学，就算结业了。

十三岁那年同样是过了正月十五，正月十六背着俺姐
姐给做得花格老粗布书包，高高兴兴地到离我村五里地的
管庄完小读书。（完小当时就是小学五年级）这时年龄可能
大点的事，我已知在书本上用功，认准一个理，知识不学就
不会。这时也不再串联了，但经常开批判会。批了这再批
那。有一次，全学校开批判，读书无用论的会，让我发言，其
中有几句是这样批判的：“读书哪能无用呢？如果不读书，

谁会开飞机，谁去搞科研。没有文化，机器能够正常运转
吗？”不认识几个字怎能当先生？”那一阵，老师和同学们都
鼓起了掌。不知是笑我还是激励我，我红着脸的跑下了台。

十四岁那年还是正月十六开学，我升入了初中一年
级。课本多了起来，政治、语文、数学、物理、化学、历史、音
乐、体育等课程。在长大要当先生的诱导下，我的学习成绩
总在全班前列。特别是对作文有了初步认识，当时一位姓
张的老师教语文，他对我的文章不抱有什么理想，总是在文
章的后面划上个乙或丙字。

转眼初中一年级过去了。十五岁那年，我进入初二的
学习阶段，成绩还是那样，但作文可有翻天覆地的变化。语
文老师赵佃训非常注重学生的作文，从写作的语言上课，必
须实事求是，他讲：“不实的文章不是好文章，是经不住历史
敲打的。”记得有一次赵老师在全班给学生们读了我写的

“家乡”一文，并且同时批评了另外一个同学的作文。当时
赵老师是这样讲的：“你看某某同学描述的家乡，‘站在那巍
巍的村外 ，望着那……’你官庄村外连个高坡都没有，哪来
的巍巍！”你看人家这位同学写的“家乡”，在那白浪滚滚的
徒骇河南堰，有一座四个水洞的大水闸。站在这里举目向
南望去，只见一个绿树成荫、瓦房成排、街道整齐、猪羊满圈
的村庄，这里就是我可爱的家乡……，“同学们，你看写得多
生动、真实、可信。”一说真实我脸通红通红的，对不起老师：

“村里没有一条整齐街道，只有九棵树，全是土坯平房，猪羊
也不多。我说了谎，没觉得愧疚，反而很高兴。这是写作，

只要读者能理解就心满意足了。
这年的年底，初中就要毕业了。说是推荐选拔上高

中。后来又说到仁风农中考试。考是考了，但有前提是要
把那些德、智、体优秀的人选入高中。结果是按学生人数的
5：1选拔，全班只有九个名额，我这个当时只有1.5米的矮个
子怎能选中。这几个人学习好吗？人才优秀吗？没办法。
贫下中农管理学校吗。

又到了十六岁那年的正月十六，看见那九位同班优秀
生高兴地上仁风高中报到，心中那个嫉妒就别提了。不服
气，再复课。于是，又在官庄学校重读初中二年级。当然成
绩是名例前茅了。还是赵佃训老师教得课程爱听，不管是
谁的作文他都一丝不苟的认真批改。写作文他讲得更加深
入、巧妙、生动。经常在我的文章上划圈点赞，每篇都是
甲+。就这样高高兴兴地复了一年课，等着年终考试上高
中。谁知又有了新政策：“全国年级统一延长学期半年。没
办法，只能这样读下去。又用了半年的时间终于结业了。
在官庄学校，跑了整整四年半。一天常常往返八趟，就按六
趟，一天走三十里路程，每年开学时间二百七十天算，一年
总计走了八千里，四年半三万六千里，这么长的路程怎能忘
记。不管寒风、暴雨还是大雪封门，都按时到校。这些不该
描述，学业那能不苦。不能容忍的是——有一天，发完初中
毕业证，校长又宣布了个好消息：“今年考试不考了，直接选
拔。”一个、二个、三四个，最后全班被选送上二十个，而我这
个学习名列前茅的，不知得罪了哪路神仙，竟被拒绝于高中
学校大门之外。当时，我心里真像刀割一样啊，哭了，我真
哭了。

在那段时间里，我白天瞅着天上的乌云，晚上望着凄黑
的夜空。自叹道：“社会呀，人间呀，怎么能这样！”后来，后
来。在漫长的岁月里，把泪水咽到肚子里，把汗水洒在充满
希望的家乡这片田野上。 作者系仁风镇桥南王村民

岁月寒窗
◎王立良

脱坯洇泥窝
◎田邦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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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媚的阳光铺撒在大地，春天便静悄悄的来到这里，暖暖的
春风，如温柔的少女，轻轻抚慰着我们，解冻的春水，如欢快的孩
童，活泼的流过我们身旁，渐渐向远方奔腾而去。

清明节前夕，我们一家去乡下亲戚家，正值春天来临，我们便
与春天相约在了一起。野花儿，麦苗儿和初春的小草儿掺杂着乡
土的气息，混合在空气里，细细的沁入我们的心田。孩子们更是
满心欢喜，奔跑在田间土地头，不时传来阵阵欢声笑语。

这一季，正是榆钱树开花结果的时候，这种野味，现在是很难
得到的，我寻着清新甘甜的香气，来到榆钱树下，伸手摘了起来。
也就是这时，勾起了我对儿时的回忆。

儿时在乡下的日子，是难忘的，清清的水，在水渠里缓缓的流
淌着，一眼能望到底。这水渠，是人们一撬一撬劳动挖出来的，为
的是把水引入田里，种植水稻。我的老家水稻是主要的粮食。种
子先在秧田上培植，等20至25天时，移植入水田里。插秧苗，是一
项重要的劳动，也是技术活，那时年幼的我，并不理会这些，也学
大人的样子来劳动，结果却很失望，可怜的秧苗一夜漂起，由此我
很自觉的退出了插秧苗的劳动，开始和小伙伴们，满田野里奔跑，
摘榆钱，采野花，玩泥巴，寻找会叫的虫儿……

回过神来，我手提袋里的榆钱已摘了一半，表姐来到我身
边，并拿来一个耙子，采摘树枝高处的榆钱，表姐是个朴实又能
干的人，听娘说，表哥表姐从小没有母亲，父亲又有病，是奶奶
一手带大，学也没怎么上，经常在外打工，是两个可怜的孩子。
但我觉得，在生活上，他们并不输于我们。表哥表姐，手巧的
很，做饭是一把好手，包饺子、炒菜、炖肉、蒸鱼等等我叫不上名
字的菜肴，他们都会做，表姐结婚后，姐夫外出打零工，表姐便
一人在家带孩子，照顾老人，操持着家里的里里外外，每次回老
家，表哥表姐，都会弄点乡里的新鲜玩意儿，送给我们，我们非
常感激。

春天里的天空是碧蓝的，太阳暖暖的，披撒在大地，我再次回
想起，乡下的生活，邻里之间也是很和气的，大奶奶、二奶奶、三奶
奶，还有各位伯伯、大爷、姑姑、婶婶，都是那么的淳朴善良，随便
到那家，都和亲人一样，和小伙伴玩到饭点，只要跟家人言语一
声，留下吃饭，是很平常的事，我们真正是吃百家饭长大的孩子。

那时的玩具并不多，可在广阔的天地里，我们总能寻着点乐
趣。比如荡秋千，我们的秋千很简易，找一根又粗又结实的麻绳，
栓在大门上面的横框上，别小看这是自制的，我们荡起来，就像在
天空飞一般，很是过瘾，我的童年就在这荡漾中快乐的生活着。
又比如在春风的吹动下，我们拉起风筝线，把风筝送飞
向辽阔的天空，我们在地上快活的叫着，跳着，希望风
筝冲破云霄，飞的很高很高。我们那时的风筝不是买
的，而是父亲亲手做的，我们要放飞的，不仅是一纸鸢，更是父亲
浓浓的爱。

在表姐的帮助下，我们的榆钱已经摘了不少，但，我不想辜负
这美丽的春光，于是便领着孩子们继续前行，边走边看春日里的
风景。 作者单位：孙耿街道中心小学

春天的回 忆
◎王培培

孟子曰：“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
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
人聚之，所恶勿施尔也。”所谓：“民心取之有道，得之
有方。”

水务生技科做为一线科室，始终秉承着老一辈
们不怕苦、不怕累，全心全意为民服务的精神，时刻
牢记以服务民生为宗旨，事事持之以恒，让理论学习
与务实行动相结合，全方位提升每一位成员的综合
素质与能力。科长引领我们明确责任目标，以“为民
生、强学习，抓质量、促环保，严律己、勇担当”为本科
室左右铭，带领大家满心热情投身于水务事业，贴近

群众，俯身为万家。作为科室一线的女性，她们同样
长期奋斗在生产第一线，“舍小家、顾大家”在她们柔
弱的身上完美体现、充分发扬着什么是“女汉子”、什
么是“女中豪杰”的大无畏精神。正所谓：“水务女将
赛桂英，不分假期战一线”！舍小家只为民生，巾帼
不让须眉，弱女子更胜儿郎！

无论季节如何更替，酷暑还是严寒；无论是汗水
还是泪水，周末还是假期；奋斗在一线的我们始终在
默默无闻的坚守着，经常日暮西斜才吃上午饭，繁星
点点才迈着疲倦的脚步回家……，作为一线的我们
毫无怨言，发自肺腑的心情甘愿。因为作为水利人
我们深深懂得“百年大计、质量第一、不容懈怠、继晷
焚膏”的道理。

水是万物根本、是生命之源。我们水务人始终
坚持不懈、任劳任怨的走在一线，再拼搏、再创新，树
立崭新的自我，凝聚起科室的总体战斗力，做到“民
有所盼，我有所顾，民有所需，我有所应”。坚持以民
为中心、聚民力、凝民心、才能形成磅礴力量，才能快
速推动水务实业的巨轮破浪远航。

作者单位：济阳水务实业有限公司

不忘初心 牢记民生
◎常 城


